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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屋里几乎没有人看

守，唯一的管理者“蓝天”每天

奔波于车站和出租屋之间，大

多数时间出租屋里的生活都

是靠卖肾者们自我管理。“他

们不仅不会逃走，反而很迫切

地想要卖掉自己的肾，因为他

们想早一点拿到钱。”“山姆

哥”告诉记者，“有些人已经等

了几个月，心里很焦急，每天

都会问什么时候可以卖。”

“这些卖肾者多是‘90

后’，他们大多急需用钱，有的

是为还信用卡欠款，有的为还

其他的债务，年轻和急需钱是

这个群体的共同点。”“山姆

哥”说，“事实上走上这条路的

人并不是完全养不活自己，而

是觉得这种方式来钱快。而

一旦在这里等了这么久，要放

弃也并不容易。加之身份证

被收缴了，身上连路费都没

有，除了卖肾，他们也没有其他

路可以选择，想走也走不了。”

吕卿在供述里承认，他们会收

缴卖肾者的身份证，“这是为了

抽血和买票方便，如果他们想

走来要，我们也会给他们的。”

为了尽量压低成本，所有

卖肾者的伙食费只有 40元/

天，在大家的集体抗议后才提

高到 55元/天。“饭都是卖肾

者自己做，一个南京来的大学

生当厨师，我们都叫他‘厨师

长’。每天吃两顿，中午和晚

上基本上都是白菜土豆，间或

有豆腐，肉就根本没有吃过。”

少得可怜的伙食费也有“腐

败”，大家后来发现，“厨师长”

每天都有鸭腿吃，有可乐喝。

“有一天，厨房没油了，只能用

老干妈辣酱的一点红油下锅

炒土豆丝，而白菜则是完全的

干炒。”即便是这样的饭菜，依

然被大家一抢而空。

吕卿的团伙被端掉后，派

出所给出租屋中每个等待中

的卖肾者发了500元钱，让他

们回家。“他们中有一些人骂

我，甚至有3个人拿着这笔钱

换了个地方还是把肾卖掉了。

但庆幸的是，大部分人都回家

了，没有再去卖肾。他们的生

活可能在短期内会更困难，但

我仍然相信自己没做错，因为

一旦上了手术台就没有办法

后悔了，不仅没有钱，反而连基

本的健康都没有，生活就会变

成一条不归路。”“山姆哥”对记

者说。 据《三联生活周刊》

杭州拍客卧底非法肾源供体中介

那些自愿卖肾、着急卖肾的90后

4月23日，以吕卿为主的肾源供体

中介团伙被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一

审宣判。令人讶异的是，这个9人团伙

中包括吕卿在内的至少6人都是曾经

的卖肾者。从供体到中介，吕卿等人

用“传销”手段压榨那些曾和自己有相

同遭遇的无知无助者。

再过几天就是吕卿27岁生日，但是如

果不提起二审上诉并成功获得减刑，他未

来 10年的时光都注定将在铁窗中度过。

吕卿有1.7米左右，身材微胖，在“山姆哥”

看来，他比实际年龄要显得成熟得多。“他

行踪不定，平时很少露面，只在手术结束后

送供体回住宿点养伤，或每周日送供体取

血配型时才出现。”吕卿总随身带着一把弹

簧刀。“他警惕性很高，星期天带着医生和

司机来时，总是从一楼的后门绕进来。”案

发前“山姆哥”称呼吕卿为“东哥”，而负责

日常照顾卖肾者的沈佳叫“蓝天”。

“山姆哥”是一位新闻拍客，正因为他

15天的卧底经历和最终报案才使得吕卿的

肾源供体中介团伙被成功抓获。

找到“东哥”完全是偶然，因为卖肾信

息在网上触手可及。“山姆哥”加入了一个

名为“杭州肾源”的QQ群，他自称因赌博

欠债，好不容易才从债主手中逃脱，想卖肾

还债开始新生活。

“山姆哥”和“蓝天”约定2012年 5月

14日在杭州火车站碰头。“我12号从北京

飞到杭州，把所有行李寄存在朋友家，只把

身份证藏在鞋底，同时还藏了几百块钱。”

此时的“山姆哥”对里面的状况一无所知，

只曾经听说因为供体基本上都是自愿卖

肾，所以肾源基地管得并不严。

上午9点40分，“山姆哥”与“蓝天”约

在了杭州火车站的一个取款机处接头。“他

在附近观察了一段时间才过来与我见面，还

要求查验车票和收缴身份证。”“山姆哥”称

自己的身份证被债主扣住了，“蓝天”听后显

得比较警觉，“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深究。”

“山姆哥”跟着“蓝天”住进了杭州市长

睦锦苑小区一套四室一厅的毛坯房，这是

中介团伙两个供体基地中的一个，除了“蓝

天”独占的一个小房间，其余三个房间都摆

满了上下铺的架子床，有20个床位，“很多

年轻小伙来来往往，但他们并不是衣衫褴

褛，所以并不惹人生疑。”

每周五是统一体检日。“山姆哥”说，

2012年 5月18日早上，他和来自江西、湖

南、山西、浙江、甘肃等地的8名卖肾者被带

到一家医院取尿、抽血、做B超。“山姆哥”告

诉记者，“中介选供体有相应的标准，身高要

在1.7米左右，体重120斤上下，年纪30岁

以下，越年轻越好，更能保障肾脏的健康。

对血型也有要求，比如A型血最不受欢迎，

因为患者少，不容易卖出去。”“山姆哥”说，

许多患者买肾也要看供体肾脏的大小，“一

般来说，肾脏越大越能卖个好价钱。”“如果

体检没有过关，中介会给你买一张车票让你

回去。”周日是抽血日，“东哥”会带着一位医

生到出租屋来给卖肾者抽血，然后当天把血

样送往某正规医院进行配型分析。

有意思的是，在检验流程结束后，“东

哥”还会要求和卖肾者签署一份《有偿自愿

捐肾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自配型起

60天内等待受体，60天后没有受体，供体

可以回家，“东哥”负责回去的车票。吕卿

后来交代：“签这个协议是为了能给我省时

间，省得供体催；另一个是为了安全，他们

都是自愿的。”

中介给卖肾者的统一市场价是3.5万

元，此外卖肾者还能得到一个5000元左右

的患者红包。“如果有卖肾者急等着钱用，

也会选择做‘快的’，就是不做配型、直接联

系同样着急的患者。只需血型相同便做肾

脏移植，供体可以拿到2万块。”但是做完

手术的疗养费是卖肾者自己负担，所以如

果做“快的”，最终拿到手也就1万多块钱。

对手术的恐惧是卖肾者

的心结。“很多人担心做完手

术身体出问题，赚来的钱看病

都不够，可最后大家还是会相

互鼓励说赌一把。”“山姆哥”

说。

这个时候“蓝天”总会掀

起衣服，露出自己腹部那道巨

大的伤疤。“他说他自己也卖

过肾，现在照样蹦蹦跳跳挺好

的，甚至比以前更健康了。”然

而在庭审中，包括吕卿在内曾

卖过肾的团伙成员都承认，

“会感到疲劳，不能干重体力

活。”

吕卿的9人团伙有比较

明确的分工。吕卿是老板，负

责供体的吃住费用、把供体配

型数据放到网上、跟其他中介

联系。沈佳负责在网上找供

体和供体在杭州的生活、体

检、买票等事宜。除了负责开

车接送的郝世兵和负责抽血、

术后恢复的医生，其他人都是

负责跟单。

除了吕卿自己和拿出车

费的郝世兵、沈佳等人，不管

分工如何，收入都来自招供体

的数目。每招来一个供体所

拿的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找

来一个500元，不管后面是否

成功；另一种是等结果，不成

功不给钱，成功的话看卖的价

格高低给两三千。吕卿自己

也承认，这“跟传销似的”。

吕卿的团伙里，除了郝世

兵没有卖肾的念头，其余人只

是有没有成功卖掉的区别。

白洋在2008年就卖掉了自己

的肾，但是中介跑了，他一分

钱也没有拿到。

吕卿是浙江新昌人，初中

毕业后因为赌博欠下了高利

贷，又没有能力找到好工作来

还钱。“我听说肾脏能卖很多

钱，所以就想把自己的肾卖

了。”2011年 5月，吕卿在杭

州找到一个叫“小军”的东北

人，在做过体检、配型后，他被

带到长沙蒙着眼睛做了手

术。卖自己的肾，吕卿获利3

万元。

做供体中介几乎没有成

本，吕卿只是在网上发布了

“长期收购肾源”的信息，并

留了手机及QQ号等联系方

式，然后就等着想卖肾的人

自己找上门来。向府城是他

卖出去的第一个供体，吕卿

做的也不过是把向府城的配

型数据放到他加入的别的卖

肾中介建的一些 QQ 群里，

等那些中介来主动联系他。

从 2011 年 11月到 2012 年 5

月被查获，吕卿从已经做成

功的七八个供体身上先后渔

利1万到2万元不等，总计有

16万元左右。

“供体”越年轻越好
肾脏越大越好 团伙成员大多自己卖过肾

卖肾者多是90后
有的已经等了几个月


